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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实录： 

刘玉珍：大家早上好！我们这个论坛的题目是家族企业与公司治理。随着中国民营

经济的迅速崛起，家族企业的治理怎么样走向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我想在这里面有

几个非常有趣的议题值得大家去探讨。包括第一代跟第二代的一个代际冲突问题，

包括在家族企业里面财富的管理问题，包括家族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融资的需求，

购并的机会等等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议题。我们首先请 William Kirby 教授发言。 



William Kirby：各位早上好！ 
首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自己是学历史出身的，学中国近代史，我从历史

角度讲讲为什么家族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关注现代家族的发展。因为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在中国家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机理，同时在世界各地也是一样，占

80%。在中国总是重视修身齐家，就是家族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家族也维系

了一个中国文化以及社会的结构。中国又是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更重视家庭的一

个文化。所以，历史上中国的社会就是重视家族。 
第二部分，中国的大多数企业他们宁可选择私有制，也没有上市。因为他们并不相

信、仰赖公共的力量。他们使用自己内部控制的方式。比方说在民国时期非常著名

的企业家荣宗敬，他是从无锡那里发家，当时的环境非常不稳定，不管它的业务扩

张的多大，他总是使用来自无锡的同乡，因为他认为同乡是在不确定年代可以仰赖

的一些确定的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家族企业愿意采用无限企业，而不是有限企业的这种结构，

是因为他们不太相信股份制的做法，比如一个区域的人说我们不需要广东人，连广

东人的钱，他们也不愿意让他们入资。还有很多家族的企业非常强调就是不仅仅要

把自己的企业传承给下一代，同时也通过企业之间的联姻，家族之间的联姻来巩固。 
所有的家族企业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百年企业。他们除了自己要成为家族企业之外，

他们还要互相的学习。那么，现在在中国情况更加复杂了，因为你的家庭当中只有

一个孩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表兄表弟，甚至是同学也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你需

要人做这个工作，因为在中国这个环境当中，大家对于公众的机构，尤其对政府没

有太多的信任，还是相信自己家里人。不管是北大，还是哈佛，我们都应该要帮助

他们相互学习，同时对中国的家族企业进行研究。 
刘玉珍：很感谢 William Kirby 教授的介绍。接下来欢迎蔡洪滨教授给我们说明。 
蔡洪滨：谢谢各位。我补充 William Kirby 教授刚才说的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深远，我们家族企业在家族和企业上的观念都非常强。

传统上，中国的家族观念并不是一个小的家庭观念，甚至是宗族的观念，所以大的

家族里头，都是有家规、家法，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特定文化下的传统，非常有特征。 
第二、中国的创业精神非常强，从古到今都是如此。 
这两点的结合，使得中国在家族企业上有很强的传统和特点。中国几百年前的晋商

和徽商，是两个非常典型的受宗族文化影响的商帮，他们有很强的公司治理结构。

徽商在儒家兴盛的安徽，贸易做的非常成功，持续了几百年。他们主要的治理的力

量其实来自当地的这种家庭的力量，也就是宗法的力量，其主要的管理其实通过家

族和宗法的管理。 
我们看中国华人地区，中国香港也好、中国台湾也好、东南亚也好，非常成功的中

国企业往往都是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存在。他们很好的利用了中国传统上家族力量强

大的特点。这是中国传统上，家族对企业重要性的体现。中国家族企业在当代的发

展至关重要，刚才其他几位教授讲过，中国的民营企业或者私营企业，无论在 GDP
的产值、就业，还是在推动创新、经济增长等方面都已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以上，

并且在税收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以说，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家族企业，或者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讨论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讨论家族企业发展的可持续

性，就是显得非常的重要。 



中国的家族企业，从传统的家族企业延续到现在，我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变化： 
一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使得相当多的家族变成了一种单核式的家族，只剩一个子

女，或者两个子女。家长面临的问题就是接班人选择范围很小。同时家庭这种广泛

的纽带也大大的减少； 
二是中国这几十年的社会变化，尤其是近期的这种快速变化，使得大家庭的概念也

在发生变化。比如以前传统的徽商或者东南亚的家族企业，它所谓的家族企业是大

家族的企业，是由几个血缘家庭共同组成的家族汇。如今的家族企业可能更倾向于

单一家庭； 
三是代际问题的突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企业创始人跟下一代的代沟非常大。

一个是因为中国剧烈的社会变化，代际之间、各种生产环境甚至教育背景都出现很

大的变化，此外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第二代、第三代选择在国外读书，其中又会夹杂

着中西方文化的差别和碰撞。 
这三个因素就使得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就面临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

值得我们业界、学界，甚至政界密切的关注。 
应对这三种变化，我觉得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一是在家族企业继承人较少、

家族范围缩小的情况下，在家族企业持续发展中积极引入好的职业经理人，设立经

理人制度。二是在代际隔阂非常大的情况下，对第二代进行家族文化、中国商业环

境的教育。 
这也是我们跟哈佛大学商学院、牛津大学商学院共同推出的一个联合三方力量，结

合中国、美国和欧洲，这三个不同地区的家族企业发展经验，联合设计的一整套教

育项目，希望能够为中国家族企业的成长提供研究上、思想碰撞上的一个很好地平

台。我们希望这样一个项目能够为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各位！ 
刘玉珍：谢谢蔡院长提出了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家族治理里面的一些重要的问题，

以及未来可能解决的方向。我们接下来欢迎金李教授来提出他的宝贵的看法。 
金李：谢谢！我大概在十多年前，还在哈佛商学院担任一个年轻的助理教授的时候，

就多次的请教过 William Kirby 教授对中国未来前景的看法。William Kirby 教授一直

强调，研究中国近代的发展史、研究中国家族的传承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他自己

也是身体力行的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实践。比如 William Kirby 教授刚才讲到了几家

他非常深入研究的企业，都是在中国的近代经济史上，曾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过

浓重的一笔的大家族。比如说荣德生的家族，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中国新一代的

企业家，比如像万象的领导人鲁冠球先生，比如正大集团的谢总等等。那么，通过

对这些过往的历史的研究，哈佛大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中家族的作用积累了非常

深刻认识。大家都知道，刚才 William Kirby 教授非常含蓄的提出来，中国在解放以

后，曾经经历过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其实很多以前的家族企业淹

没了，或者转入了地下。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30 多年的积累，中国又有一批新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

家精神又重新给这块土地带来勃勃生机。刚才蔡洪滨老师也提到，我们经过这 30
年的积累之后，现在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些过往的企业家的精

神，以前只在家族内传承的文化，我们怎么把他提炼出来，整理出来，发扬光大，

能够使得接下去的 3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更加的顺畅。因为我们研究家族企业

觉得它是一个重要的抓手，觉得中国接下来国有企业还会有巨大的发展。可是我想



民营企业会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希望所在，而家族企业他们是民营企业中

间的支撑的力量。 
所以，我们觉得通过研究中国的家族企业，过往的历史的积累，研究未来他们发展

的方向，对整个中国未来的经济可以有非常好的了解，如果能够把这件事情研究透

了，顺便如果能够通过我们的力量，推进中国的家族的企业的传承，中国的企业家

精神的延续。那可能会使得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更加的顺畅。 
经常听到周围的很多朋友说，中国的古老智慧，比如说富不过三代，或者说君子之

责，武士而沾。是这样吗？其实如果仔细的研究历史，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情境下给出不同的答案，我们能不能通过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东南亚的历

史、研究北美的历史，研究欧美的历史，对这个问题有更加全面、深入的判断和了

解。 
另外，为什么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愿意跟光华、跟北大一起去合作研究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觉得家族太重要了。它不光是研究，比如说我们简单狭义的说公司内部的

一些治理传承的问题，其实家族对很多方方面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作为

家族企业，如果我们对它有深刻的了解，探索它的需求，它可能有很多需求是需要

我们学术界和实践部门结合起来，去共同的深入研究开发。其中有很多也是我们未

来希望在国家金融中心的层面能够做更多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我跟 William 
Kirby 教授谈到我们希望能够推动中国家族企业研究的时候，William Kirby 教授这么

高兴，这么愿意支持。这是为什么我们蔡院长愿意拿出很多精力在百忙之中参加这

个论坛的环节。家族发展之后，不光要解决家族的传承问题，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企

业家精神的延续，家族还要发展，家族发展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企业的融资、上市，

比如企业的并购，未来家族如果有大量的财富积累，那么就可以牵涉到家族的财富

管理。我们今天还非常荣幸的请到两位业界的嘉宾，他们会从家族的财富管理，从

家族企业未来发展的各个金融方面不同的结点之间跟大家做分享。所以，今天我们

谈论家族企业是一个恰逢其时的一个好机会。 
 
刘玉珍：谢谢金李教授，他点出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启迪作用。

接下来请汪岩焯汪总裁来说明。 
汪岩焯：谢谢！我来自信托公司，跟刚才几位教授相比，我可能更侧重于从一个金

融从业人员，尤其从一个信托公司的角度来看待家族财富传承。首先，我觉得这是

对中国金融业界的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因为大家知道，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实际上

财富传承发生了一次断代，无论是企业家精神，还是财富。新中国成立 65 年，改革

开放三十五六年，完成了第一次的创富。与此同时，现在面临更重要的问题，不仅

是财富的继续创造保值，而且是财富的保护和传承。而在座的各位正好遇到这样一

个时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今天我侧重于从信托的角度来讲，在财富传承方面信托是不是能够有所作为。首先

从一个比较宏观的概念谈起，就是我们认为的财富是什么，我们觉得对中国的企业

家而言，它的财富包括三个方面，最重要的财富是人本身、人的发展、人的价值观

的实现。第二个财富是金融资本，包括股权等等。第三个是精神财富，价值观层面。

所以，在信托这个产品里面，如果能够把这三者比较好的结合起来，你可以想象，

中国企业家在这一代里面，他会把多么大的资源托付给你，因为你所解决的，不仅

是他自己的发展，是他的身家后世，你的客户不仅是实际控制人，还是他的子孙后



代，理论上可以做到永续。面临这三个目标，信托能做什么，信托是一个英美法系

的东西，一直到中国法系，我们中国的法律，无论是《公司法》、《物权法》、《信

托法》，更多是借鉴了中国台湾的制度。台湾本地现在做的家族信托，从 1996 年

中国台湾的《信托法》，到现在已经做的非常多，在同宗同族同文化，大的法律背

景比较接近的情况下，这个制度有那么一个先例，它在运行着，它在不断的自我调

整着，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从财富本身，也就是从金融资本切入点看这个问题。今天

企业家找到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我的股权，我的现金资产。现金资产比较简单，因

为中国来说目前没有什么大的法律障碍，最核心的资产是它的股权，上市的或者非

上市的。在股权的传承里面，包含着很多其他的元素，比如包括它下一代的发展，

现在无论富二代还是创二代，他可能是国外的教育背景，是否能够融入到现在中国

的政商环境里面，以及他自己的价值观，抱负要怎么实现，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除此之外，我们现在的财富阶层，基本上资产已经完成了国内和国外的配置。更多

的人甚至想把更多资产移到国外，当然移到国外以后，一方面是因为安全，鸡蛋不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另外一方面，大量的资金还要回流到国内。所以，这个过程

当中你会发现财富的传承，或者是信托的架构，是和它企业的海外投资伴随在一起

的。这届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包括金融机构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实业的转型，

金融机构的转型，很大一部分意味着你要“走出去”。所以，在财富的接班和海外投

资并重的情况下，有很多机会。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企业治理。中国的企业治理以前是在《公司法》的架构

下，当《信托法》出来的时候，可不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信托的本质是一物二

权，财产隔离，中国台湾的《信托法》有很多判例，基本上认为这个可以实现。一

物二权就是这个所有权到我了手里以后，我享有所有权，同时受益权却是另外一个

家族的成员。中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和中国台湾，包括日本，它对一物二权

法律里的解释，就是把所有权拆分成所有权和受益权，信托公司享有名誉上的所有

权，受益权是他的第二代。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能够使资产发生减值分裂的风险，比如搞股权激励，有可能

使你的股权资产发生分散，分散的结果就是造成被恶意的并购等等。那么，怎么让

财产集中的情况下，它的控制权和受益权又能够集中在家族企业里面，这时候就发

生双重治理。第一层治理在信托层面，我们叫信托治理，信托治理能解决一个问题

是家族的实际控制人是谁，尤其在发生代际传承的时候，下一代的家族的实际控制

人是谁。这可以通过信托的受益权的结构，把下一代选任出来，然后制定一个好的

控制权和受益权的排列顺序。那么，第二层的治理发生在《公司法》层面，名义上

信托公司成为了股权的所有人，他可以按照《公司法》和传统的法律制度实施公司

治理。 
在当今我们这次的传承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独生子女造成的家庭结构比较

单一，后代可以从本系挑选出来的一些杰出人才有限。那么，这个时候你又不得不

去挑选一些家族外的人，或者家族里面不是主要直系的那些旁系的人员，这时候你

就会发现你的职业经理人必须要考虑。 
在代际传承的时候，会发生两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二代说我不行，我对

这个家族企业，要么是没有能力，要么是我不感兴趣。这时候他不想去接班，或者



不想接成熟的主要的运营资产那一块。这时候一代就必须在原有的体系里面找到一

个人来接这个班。但是，他的孩子毕竟是骨肉，要给他有收益，必须对他有很好的

安排和生活，甚至二代、三代一直延续下去。可是这个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却不敢

随便的交给他。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用信托的方式解决高管的激励，这时候会发现所有的股权

都集中在我的手里，后面信托受益权的治理机制能够传导到我对公司的治理，这是

一种比较好的方式。这种方式我个人认为，比目前证监会所做的高管的激励要更好。

为什么呢？因为主导权在我的手里，高管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股权，信托就相

当于你把股权和核心资产装到保险柜里，保险柜就是一层信托法律关系，法律赋予

一种受益群，受益权是由高管享有的。 
第二种情况是二代想要接班，但是二代是在国外长大的，对国际资本运作比较熟悉，

有比较好的国际视野。甚至当一代从事实业、矿业时，二代想进入金融业，进入“高

大上”的行业。实际上家族类的产业升级是好事情，问题是你怎么解决原来财富

的积累。如果有两个儿子，可以一个儿子管理原来的运营资产，一个儿子做新的

安排。 
所以，作为信托公司我们在考虑，如果用信托的结构，用财产的隔离装进保险箱，

用一物二权使得控制权、受益权和管理权合法的分离，然后用企业治理和家族治理

的双重结构，这些概念都能够在信托里面能够实现。与此同时，回答我开始讲的观

念，你的财富是个人，个人的价值，企业财富的增长，还有你的价值观的这种传递。

因为信托这种制度可以把一代的价值观通过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渗透到你的传承的

制度里面，渗透到信托法律关系里面。 
原来在中国，家族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家庭是有法律概念的，婚姻是受到法律保护，

但是家族没有法律载体。当做了信托的时候，有可能把这些载体装到一个或者多个

箱子里面，使得它成为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可以用权利义务关系，合同关系，信托

关系调节你们之间的制度，从而逼迫你、促使你对你家族的传承，或者是重大的投

资做出一种决策，谢谢！ 
刘玉珍：我们谢谢汪总，从信托角度，法律角度提到怎么样去解决代际传承跟家庭

财富管理的关系。最后我们把精彩的部分留给周斌周总经理。 
周斌：谢谢各位！感谢给我机会参加这样的论坛。我觉得从家族企业，或者说是公

司治理角度来说，我想从两方面讲。因为我来自北京恒天财富，我们主要是做财富

管理服务的一家企业。我想从财富管理服务的角度谈一下对家族企业的看法。 
第一、每年新增的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大概有一千万家，实际上沉淀下来的数量也

很多。我想在一家民营企业，或者说家族企业刚刚初创的阶段，最重要的是一方面

来说是它的技术，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的资金、它对融资方面的需求。在直接融资方

面，国内的资本市场尽管已经有了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甚至有了三板，中关

村的股权流动市场。但是，仍然大部分的上市的门槛还是相对比较高，包括上市的

成本也是比较高。实际上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日常对于家族企业，对于民营企业

来说，其实非常希望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一个融资服务。同时，在目前的私募股权

的投资界，也就是传统说的 PE 界，其实对家族企业方面的关注也是需要有一个比

较大的提升空间。在间接融资方面，我非常赞同刚才厉以宁教授在台上讲的，这个

金融改革的方向，建立大中小的银行来对应服务大中小的企业，包括前一阵克强总



理讲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小企业融资贵的问题，应该说会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

我觉得在初创期主要是融资的问题。 
实际上现在的家族企业和我们中国一百年前的家族企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

更像西方的一些家族企业。主要是由于社会的一些商业伦理，包括家庭的一些情况

变化而造成的。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改革开放 30 年，很多一开始发展起来的家族

企业到现在都面临着传承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选择。接下来我觉得在商业并购，包括

在传承的咨询管理方面来说应该有很大的需求，特别是在并购方面，不管是横向的

并构，还是纵向的产业并购，应该给整个资本的服务界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第二、我平常喜欢关注一些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关于家族企业的话题，我有三个

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是新东方的案例，俞敏洪在创建新东方的过程中，当企业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当企业里面充满了他的亲属是影响企业进步、

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因素，他开始挨个请他的家属出去，最激烈的是请他的母亲出去，

然后才会实现股权的分散，实现上市。 
二是联想的案例，联想其实不是一个家族企业，也不是一个民营企业。但因为柳传

志对企业宏观战略方面，他提到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联想要做一个不是家族的

家族企业，要做一个百年的家族企业。他认为在这种关系下，家族式的契约精神才

是最稳固的。 
三是我个人的案例，我前 16 年做证券投资，在一家国有控股企业，2011 年加入中

植集团做财富管理。从国有控股企业到民营企业控股企业，月薪一下从每个月四五

万降到了几千块。我为什么主动愿意做这种转换？是因为在我们集团的平台上，其

实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制、空间，这是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我想这可能是接

下来民营企业或者家族企业，在考虑企业发展引入职业经理人，建立一个企业发展

机制的时候可能更应该去考虑的问题，谢谢！ 
刘玉珍：我们谢谢周总，他提到从实务的角度对于家族财富管理的一些需求，以及

三个非常精彩的个案。我们还有 15 分钟时间，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William Kirby：非常感谢大家刚才所做的这些评论，如果我自己要有一个家族企业，

我主要看我这钱应该是跟汪先生一起分，还是跟周先生一起分。在你们的谈话当中，

汪先生和周先生都提到这一点，如果你想开始一个家族企业，如果你自己不是特别

富，或者没有那么多人脉，国家银行好像不会给你提供什么太大的帮助。比如 200
年前，或者 20 年前，你当时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可以有很多的帮助，而且当时也有

一些个人的信贷机制。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研究，而且在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些机制

可以保证不认识的人也可以互相投资来保证财产的安全。中国现在正在进行金融机

制的改革，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能够保证这些家族企业还能够进一步的繁荣发

展，在 10 到 15 年当中，好像国企在市场当中更有力量。 
现在中国的家族企业在不断地发展，但是，有些地方家族企业发展特别快，有些地

方却很慢，发展并不均衡。我曾经跟鲁冠球先生做过研究，我曾经问过他，你怎么

样才能成功呢？他可能会说靠政府，但是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的，他的回答是你只

要是一个浙江的家族，只要有一个市场，你就一定能成功，他就是这么简洁的回答

我的。谢谢！ 



金李：我听了两位业界嘉宾的发言非常有感触，特别是刚才汪总说到的家族企业未

来它的传承既是财富的延续，保值增值，也是人才的培养。不管是家族内部的人士，

还是职业经理人，还是从企业文化、从思想，或者说企业家精神的这种传承。其实

这也恰恰都是我们北大愿意和哈佛、牛津一起去共同的探讨。我们觉得家族企业公

司治理里面有很多的环节，很多的问题，其实刚才不少嘉宾从历史的角度讲到，我

们需要有一种结构，才能够把这种东西传承延续下去。同时，如果从时间、从地点

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家族企业也开始走向世界。那么，我们的公司

治理结构，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在未来在世界范围内也能够开枝散叶，能够结出更多

的果实，这是我们需要跟业界所有朋友探讨的问题。 
蔡洪滨：刚才 William Kirby 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地方中国的企业家

比较强？我们在中国做了一些调研，这个现象也非常普遍。刚才鲁冠球说浙江、福

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精神，在世界范围内看都是非常的特别。

但是，为什么这些地方的企业家精神这么强？其他的一些地方可能就不是那么强

烈？ 
中国经常归类，南方人、北方人、内地人、沿海人，诸如此类，但是这显然不是真

正的严肃的回答。因为我们看到，传统上中国的晋商是在山西，山西这个地方也能

孕育出企业家精神，内陆一些地方历史上也孕育过企业家精神，所以并不只是说哪

个地方的人。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一个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可以互相

感染，有些地方企业家精神原来没有特别的出现过，或者中断了，再孕育出来就比

较难。哪些地方适合企业家精神的成长，这是值得研究的，其中环境的重要性是不

言而喻的。这就给现在的企业家、家族企业，未来的持续发展提出一个重要的角度。

如何在二代中持续的培养这种企业家精神，这是中国家族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课题 
刘玉珍：今天这个议题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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